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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无耻求“和平”

蒋介石与汪精卫仍在明争暗斗。蒋介石对高宗武的行动一

清二楚，高宗武同汪精卫关系密切，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蒋介石觉得和谈有望，又怕汪精卫行之太过。在他看来，无论是

“和”是“战”，都得由他负责，而不许他人染指。如果因高宗武的

活动而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，这对他的地位，不能不是一个威

胁。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，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“有道理”的。陈

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。高正在兴头上，听了这个消息，

十分沮丧，急忙向周佛海求计。

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为中日“和平”有望，不能就此撒手，他们

积极行动起来，指令高宗武去日本，而高宗武已知道蒋介石的打

算，不敢造次。汪精卫和周佛海对高宗武软硬兼施，高宗武吓得

匆匆忙忙赶到香港 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同意，但陈布雷

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成，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。

高宗武同西义显和、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订立双

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“觉书”。高宗武还讲了自己的设想：日本

发表撤兵声明，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，向全国发出“和平通电”，

然后由各种“杂牌军”，如云南的龙云，广东、四川将领，以及山西

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，使汪的“和平运动”变成全国性运动。

松本重治望着戴着黑色眼镜、矮个子、高颧骨的高宗武，希

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，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。高宗武在松本重治

的唆使下，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。他认为蒋介石冷酷，而汪精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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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暖。他决定背着蒋介石，亲自前往东京。

月 日晚，高宗武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

安排下，偕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苏科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

“日本皇后”号客轮，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前往东京。

月 日“，皇后”号抵达横滨。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，高宗

武等被接到东京，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。

是时，日军陆军省也已改组，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，东条英机任

次官，影佐担任了参谋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。军务

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，局长中村明人，对影佐十分器

重，因而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，深受板垣信任。陆军省的这一

布局，使高宗武的赴日，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
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，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、陆相板

垣征四郎、国会议员犬养健、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、首

郎相近卫、外相田八 等人。高宗武发现，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

日本谋和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，因此表

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，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。

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，

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“和平”运动中心。但近卫认为，一国内阁

总理如这样做，未免过分，至少为时尚早。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

写这封信说明此意，由高宗武带回转交。

日本内阁首相、外相、陆相、海相、藏相五相会议，通过了《适

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》，确定了“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，并推翻中

国现中央政府，使蒋介石垮台”的方针，提出所谓“起用中国第一

流人物，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，同时，酝

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”“，建立反蒋、反共、反战的政

府”。五相会议又制订了《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》，规定将

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“中国第一流人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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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宗武由伊藤陪同，从日本长崎乘船回到上海。因咯血，住

进杨树浦医院治疗 月下旬回到香港。高知。待身体稍好，即于

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，恐被蒋逮捕，不敢回武汉，便

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，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

海。

周佛海看到报告，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，周道“：本

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，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

生出马的字句，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，不妨把此汪先生的

字削除为妙。”

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“主持和平”，虽然感到吃惊，但心

里是高兴的。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

洽的决心，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

“主持和平”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，便对周佛海说“：这是没关

系的，将报告原样交给蒋。我单独对日言和，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决

不瞒过蒋先生。”

蒋介石看了，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，十分恼火。将高宗

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。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，所以特地

嘱咐张群“：你看过之后，交给汪先生看吧。”

过了 天，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，怒气满面，大发雷霆，骂

道“：高宗武是个混蛋！真是太大胆了，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？自

今以后，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，完全与他无关系了，其活动经费

立即停发。”

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，决心继续干下

去。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，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，每

月拨出 元供高宗武使用。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，无论如何

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。

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，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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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。是时，梅思平奉“艺文研究会”之命，在香港主编《国际丛书》，

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，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。但他对这

项差事并不感兴趣，颇感寂寞，静极而思动，因此十分乐意地接

受了周佛海、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。

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“和平运动”的一员干将。

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

这个消息，十分气愤，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，说“：梅

思平不是我的父亲，我要捉拿他，杀掉他，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。”

这篇文章，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，传布极为普遍。

梅思平于 月年 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

第一次谈判，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。谈判一开始，松

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，故意谈笑风生，

显得十分轻松，使梅毫无拘束之感，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。

松本在谈判时说“：和平运动成功与否，在于撤兵；日方认

为，蒋介石下野，日本才能撤兵。”

梅思平道“：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，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

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，那是笨拙的做法。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

政府的主要权力，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。如果日方以蒋介

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，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，还会适得

其反，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。即使蒋介石下野，汪精卫

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。”

松本表示下次再从容谈论。为了不被人跟踪，梅思平提议以

后每次谈判，都要改变地点。

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，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，说道

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，但作为中国

方面的情况，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，那

么，一切谈判就无望了。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，并已部分撤兵，然

：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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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蒋下野，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。内战将会重新

开始，没有止境。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，这是次要问题，首要问

题是在保护民生。汪精卫、周佛海、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。根

本问题是人道问题。松本，你精通中国的事，对此不会不知道

吧。”

汪精卫汉奸集团，标榜他们“倡导和平”的目的，是为了“考

虑中国的民生”；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，乞求日本在不

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，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。

松本立刻表示：“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，不会固执下去。这一

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。”

梅思平又称“：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。周佛海等我

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。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

云、四 川的将领、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，已经秘密取得联络。

反对停战、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。”

日至月从 月 日间，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 次谈

判，拟定了实现中日“和平”的详细方案。

月 日，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，向汪精卫、周佛海等

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。梅思平同周佛海、陶希圣 人商谈后，往

见汪精卫。尔后，汪精卫、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陈璧君等人，

连日秘密举行会议。决定由汪精卫“出马”，另立反蒋反共政府，

与日本实现“和平”，并派高宗武、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“和平方

案”作进一步谈判。

月 日，梅思平带着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决定的“和平方

案”，离开重庆，经河内返回香港。同高宗武会面后，为避人耳目，

梅思平、高宗武、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“道尔曼号”和意大利轮

“戈善特亚号”去上海，同日方继续谈判。

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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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。房子已经陈旧，门上钉了一块

牌子“：东体育会路 号”。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

修，并作了精心布置，并改名为“重光堂”。高宗武、梅思平、周隆

庠先后被接到重光堂，与今井武夫，伊藤举行预备会议，几天来，

重光堂内鬼影幢幢，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。

在谈判中，高、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；承

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；承认伪满洲国；承认日

本人在中国有居住、营业之自由；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

源的优先权；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。

高、梅两人也提出几点“希望”：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

限，并在期满后即撤退；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“和平”

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，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；要求日本同意

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。

这些所谓“要求”“、希望”，仅仅是一纸空文，是汪精卫集团

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。然而，日方代

表还嫌价码太高，不肯 个小时，才达成初步同意，双方争论了

协议，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。

高宗武、梅思平还提出重建“中国政府”；王克敏的北平“中

华民国临时政府”、梁鸿志的南京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，不得同

新中央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，否则，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

立。他们声称：作为“中国新政府”，不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

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，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。

对于这两个政权中“善良者”，不妨包容为“新政府”中的地方官

吏。

今井武夫予以驳斥，声称“：临时”“、维新”两政府均系日本

指导下的政府，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，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，

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，此乃我帝国之信义。因此，不能考虑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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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将其取消。

双方争论不下，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“一争到底”，可待

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、梁鸿志进行协商，在汪精卫政府成立

后“，临时”“、维新”政府发表声明，明白表示它们为“救国”而一

时出马，现汪政权既已成立，则可自行解散。于是，这一问题暂告

一个段落。

高宗武、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所谓“中国方面的行动计

划”及其有关政策。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。

会谈后，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，向陆军省和参谋

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报告。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，

“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”。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、犬养健、

西义显、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，同高宗武、梅思平等在重光

堂进行正式会谈。高宗武、梅思平同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以个人

名义，签订了《日华协议记录》和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》，双方

还作了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》，草拟了近卫、汪精卫声明要点，制

定了汪的叛逃计划。《协议》规定：

中日缔结防共协定，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，内蒙地区

作为防共特殊区。

中国承认“满洲国”。

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、营业的自由，日本允许废除在

华治外法权，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。

）中日经济合作，特别是利用、开发华北资源，承认日本有

优先权。

赔偿日侨损失。

协议以外的日军，于两国和平恢复后，开始撤退，两年内

撤完。

重光堂秘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。然而，贪得无厌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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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，只是设下一个圈套，把在重庆的

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。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

出来，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，致使其分裂中国抗　

日阵营 天以后，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《调整日华的阴谋落空。

关系的方针》，对中国提出更广泛、更苛刻的要求。

重光堂会谈一结束，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。

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飞回东京，向陆相板垣、参谋次长多田

骏、土肥原贤二中将等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。尔后板垣带着

影佐、今井去首相官邸，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，并商定近卫第三

次对华声明，今井返回上海，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。

梅思平、高宗武在重光堂会谈之后，即返回香港。梅思平将

“密约”缝在西装马甲里，从香港飞往重庆，向汪精卫汇报“。密

约”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，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心怀鬼胎，怕不

保险，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内，亲自上锁，由她内侄陈春圃陪

同，送往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。陈

璧君还不放心，于次日将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“密约”烧掉，省得

提心吊胆。

汪精卫召集周佛海、陶希圣、陈璧君、曾仲鸣、梅思平等人，

一连开了七八次会，讨论是否接受“密约”问题，急于当“第一夫

人”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。

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，她自 年被选为中央监

察委员以后，政治欲望逐渐膨胀。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，为汪

出谋划策。她生性尖刻、高傲自大、目空一切。她不仅依靠汪爬

上中国政坛顶峰，且左右汪精卫。有人背后议论说，汪精卫没有

陈璧君，办不成大事；没有陈璧君，亦不致于败事“。惧内”成为汪

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。

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 汪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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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、国民参政会议长、国民党副总裁

等职，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，且未能掌握实权，因此很不满。

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，他在敌机轰炸武汉时，未经蒋介石

许可擅自离职躲到重庆，蒋知道后震怒。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传

部长为满足，极想得到财政部长位置，而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的

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，不准他人染指。周在日记中

抱怨说“：蒋从未以‘国士’对待他。”

汪精卫集团和蒋氏之间在战和问题上又发生分歧。一次，汪

精卫对蒋说“：如不能战，则不如和。”

蒋介石则说“；抗战易，和平难。”

汪反驳道“：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，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

算。”

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，但总是惶恐不安，他惧怕全国人民反

对他，也顾虑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。周佛海、陶希圣劝驾说：

“你兼外交部长时，和日本打过交道，还算是顺手的。”

汪回道“：也不尽然， 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

失踪案，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，却向外交部要人，借此寻事百

般恫吓，那时，我兼外长首当其冲。类似的事，不遑枚举。直今我

还心有余悸。”

汪精卫犹豫不决，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

去，一言不发，陷入穷思的苦海中。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决

定“一概推翻，方须商量”。

周佛海、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，听其自然，不出任何意见。原

来，周佛海对汪精卫深切了解，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，容易变

更，故 余年屡遭失败。但汪仍想实现其领袖欲，虽有反复，必

仍按原计划也，便采用以退为进策略。果不出周佛海所料，次日，

周佛海、梅思平再赴汪宅，汪开始提出难题甚多。周佛海即提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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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前议作罢，一切谈判告一结束。”

汪闻此言，担心果真作罢，便改变态度，道“：签字部分可以

同意，其余留待将来再商，决定照此答复。”

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。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，陈璧

君厉声对汪说“：梅先生明天要走了，这次你要打定主意，不可反

悔！”

汪精卫连连点头说“：决定了，决定了！”

梅思平到达香港，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。

日方也通知汪精卫集团：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。根据

计划， 月汪精卫将于 日左右到达香港，高宗武通知西义显

说“：我已准备接汪先生来香港。但必须设想突发情况，需要日总

领事馆保护，而现任总领事我们不熟悉，若能以我们熟悉的田

爱义君代之最好。”

日本政府立即回答，表示可以满足，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，

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，田尻爱义于 月

日抵达香港。

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，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，二是经

昆明赴河内。由于汪身份显赫，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，这

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。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。因

昆明是龙云的地盘，他便事先征求龙云的同意。

年起任云南省主席，成为拥有龙云自 地盘的地方实力

派。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，对国民党中央保持半

独立状态。抗战爆发后，龙云拥护抗战，云南军队被编为第六军，

由卢汉任军长，开赴前线参加抗战。但龙云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

意牺牲非嫡系部队不满。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往西南后，蒋介石

积极向云南渗透，龙云深恐他的地盘被吃掉，同蒋介石的矛盾进

一步加深。汪精卫乘机拉拢龙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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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璧君 次去广州、两次去湖南、广西活动，窥探虚实，同广

东军政要人余汉谋、吴铁城等人晤面，进行拉拢，回渝途中在昆

明停留，与龙云“促膝长谈”。龙云道“：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

耗殆尽，而武器弹药，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，则天渊

之别。”

陈璧君鼓动龙云反蒋，答应帮助龙云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

和医疗器械。她提出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，帮助龙云开发锡矿，

以资拉拢。龙云虽与汪精卫素无交往，只见过汪一面，但一向对

汪十分推崇，从自身的利益出发，想结纳汪，利用汪在国民党内

的地位与影响，作为他的政治依托。经陈璧君串通，龙对汪更有

好感。陈璧君见火候已到，便哭丧着脸说：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

名，很想换换环境。

龙云为之动容，道“：汪先生如果来昆明，我很欢迎，如果愿

意由此出国，我亦负责护送，一切决无问题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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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卖国“艳电”

陈璧君回重庆后，对龙云赞不绝口。汪精卫便决定经昆明出

走，为避人耳目，决定分散出逃：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，堂而

皇之地先去昆明，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，汪精卫托词去昆

明讲演离开重庆，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。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

春圃打前站先走。

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长，

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同一辙，加上他办事认真细致，深为汪夫妇

器重。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，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

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。并要陈预

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。

汪的行动十分诡秘，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，将雇佣的女佣

遣散。他们清理东西，有的书籍文件装进印有“双照楼”字的箱

子里。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，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、汪精

卫的侄子都不知道，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。陈璧君问汪“：我

们走后，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，能不牺牲吗？”

汪精卫道“：蒋介石是个奸雄，我们走后，他还要重用他们，

柔和他们，以孤立我。他们是被严防，不会被害，我们现又无力保

护他们，通知他们，才是牺牲他们。”

汪精卫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。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

练部长， 年春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员，长住成都。

月底，汪精卫给他发去电报，要他立刻到重庆来，陈急忙返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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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汪精卫。汪告诉他“：中日和平已成熟，我就要离开重庆，希望

你随我出走。”

陈公博听后，感到十分突然。原来，汪日间的秘密勾结，陈事

先一无所闻，且陈在“和”与“战”问题上同汪有一定分歧。陈根据

他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，卒然言和，是

绝对一件危险的事，要他一道出走，持反对意见。这便触怒了陈

璧君，她挖苦陈公博说“：我们一定走的，你不走时，你一个人留

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。”

陈璧君深知，陈公博同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，他们走

后，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激将法

而已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陈公博一回成都，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，思

想斗争极为激烈，夜不能合眼。他权衡利弊，最后还是决定出走

为上。

于是， 日汪精卫集团便开始行动。周佛海照计而行， 月

飞往昆明。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，搭机前往昆明。

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： 月首相近 日卫文麿将于

晚在大板大礼堂发表演讲，宣布对华“新政策”。

不料，事情发生了波折，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

天，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回重庆。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，不仅打

乱了他叛逃的计划，而且他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，汪的

眼前老晃动韩复榘的影子。前不久，韩复榘不战而退，被蒋处决。

汪深知蒋的手腕，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细，下场将不堪设想，

因此惶惶不可终日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汪精卫便频频在公开场合活

动，接见记者，出席讲演会，分别接见孔祥熙、戴笠、陈布雷等蒋

氏亲信，听取他们的“汇报”。但他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，时而

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态。



第 14 页

已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从陈春圃那里得知“：蒋先生今日到重

庆，汪先生嘱一切慎重。”他惊慌起来，如坐针毡，举棋不定，坐立

不安。他在日记中写道“：天下事多周折，往往如此，成败真由天

定，非人力所能预谋。午睡不能成寐，苦心焦思，为平生所未有，

其立即脱离现状欤？其返渝暂观形势欤？苦思深想，仍决定不返。

原因甚多，最要者有二：一为迟早均须脱离，早则多挨几天骂，迟

不过少挨几天骂，但届时恐无法脱身；二则思平两度赴渝。蛛丝

马迹，在在可寻，一旦发现，国未得救，而身先丧矣！”

周佛海通知龙云，汪先生暂缓行期。此一变化，也关系到日

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的问题。周佛海电告香港的高宗武、梅思

平，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，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。

近卫于 月 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，得知汪

未能如期脱离重庆，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，伪称近卫因患肠病，

中止大坂之行。

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，也感到十分焦急，不得不取消了为

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，等待着重庆的消息。

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，此次返回重庆，并非获悉汪

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。

在重庆的汪精卫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左盼右盼，才找到

了一个脱逃的机会。 日，蒋介石发表训话，汪可以不参加。趁

此机会，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

张飞机票。彭原汪系人物，自然奉命照办。

这天上午 时，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、女婿何文杰等

人，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。她和汪约定，汪在启飞前数分钟

内赶到。陈璧君到机场时，刚巧蒋介石的亲信、国民党空军司令

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。陈璧君做贼心虚，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

他周旋，仅含糊其词地说是“汪夫人”有事赴滇。离开起飞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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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到，汪精卫仍然未来，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，嘱咐曾仲鸣，如汪

精卫迟到，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，令飞机延缓起飞。就在这时，

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，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

到。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，都上前谒见。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，

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。

飞机起飞后不久，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，在汪副总裁面前显

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。他进驾驶室，亲自操作。这下把汪精卫、

陈璧君等人吓得虚汗直冒。他们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

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。陈璧君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？曾仲鸣

暗中告诉汪的侍卫，要他作好一切准备。正当汪精卫、陈璧君等

人忐忑不安之际，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，从驾驶室里走出来，回

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，汪精卫走出机舱，龙云率领省政府

各部门官员列队相迎，顿时军乐大作。汪精卫见此，生气地责问

陈春圃，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。原来，汪精卫事先电告陈，

要 人来接，此他以“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击”为名，只许龙云

外千万不要告诉第 人。陈照此通知了龙云。龙虽口头答应，但

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、署、局长，不多时，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

落落地挂起了“国旗”，奉命表示欢迎。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，

去见龙云，请他下令收旗，并不要张扬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汪精卫历来爱出风头，这次一反常态，到了晚上，他才向陈

春圃道出秘密“：我虽然是托词演讲而来，实际上是借路溜走，因

此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。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，一定

骂得更凶。”

汪精卫要曾仲鸣出面，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，脉搏

有间歇，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。

由于蒋尚在重庆，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险，能否离开，惟在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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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态度如何，忙问周佛海与龙云接触的情况。周佛海认为龙不致

为难。汪于当晚与龙云交谈，将自己组织政府的计划向龙云作了

详细介绍，果然得到龙云的赞同，并保证响应汪的声明，负责汪

安全出境。汪精卫见目的已达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陈璧君却想得周到：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，而被迫改

乘火车的话，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，因此指派陈春圃

明晨一早乘车先走，以备万一。汪精卫知道后，笑逐颜开地表示

赞同，并关照说“：不管坐的是什么，总之明天非走不可，呆下去

要出事的。”

日，汪月 精卫、周佛海、陶希圣、陈璧君、曾仲鸣、陈君

慧、陈国琦、汪文惺、何文杰及副官、随从等一干人等，乘上龙云

代包的专机，从昆明飞抵河内。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，在

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，说因飞行过高，身体不舒服，且脉

搏时有间歇现象，决定多留几日，再行返渝。次日，陈公博也由成

都经昆明飞往河内。

汪精卫集团对云南龙云、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、四川等地的

地方实力派，寄以很大希望，千方百计拉拢。他们的计划是引诱

他们一道下水。汪精卫公开打出“和平”的旗号时，由龙云发表拥

汪通电，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，接着广西、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

纷纷行动起来。这样既可釜底抽薪，削弱抗日阵营力量，挖蒋介

石墙脚，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，拼凑一支武装力量，陈璧君、汪精

卫都同龙云深谈过，龙表示拥护。

然而，汪精卫等人一走，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，报告了汪等

时已离滇一行于“午后 飞航河内”。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，龙云

再次致电蒋“：汪到滇之日，身感不适，未及深探，其态度亦不似

昔日之安祥，不无诧异。匆匆离滇时，始道出真语，谓与日有约，

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，若能成功，国家之福，万一不成，则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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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返渝，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。职观其言行，早有此种心理，惟

关系甚大，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？现陈公博继续赴

港。”

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，通过中日间“和平”，以保存其地盘和

实力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，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，而且还

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，丢失一切。

龙云的动向，引起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。蒋介石的嫡系部

队因前线屡遭失败，蒙受重大损失，若云南、四川等地脱离抗日

阵营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，又是重庆

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，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，

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、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。云南

的向背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，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

地位。蒋认为，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。

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，首先跑到云南。李是国民党元老，是

云南军政界老前辈，在云南颇有威信。李又是龙云的老师，龙云

对他十分敬重。李劝龙云道“：若你发出通电，中央的飞机就轰炸

你，你首先被解决无疑。”

龙云问“：依老前辈的意思，应如何办呢

李根源道“：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。你没有行动，中央也不

会追究，你就无事了。”

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。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

主要支持者。他把自己在 年和 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

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，要龙云警惕，他说：

“汪为人善辩多变，生性凉薄，对人毫无诚意，尤喜玩弄军

人。”并告诫龙云“：民族大义，千古是非，在抗战其间，忠奸不两

立。”

唐生智、李根源等人的劝告，使龙云面对现实，最终未按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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